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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艺术是一种依附于文化“小传统”的地方性知识，而现代性以工具理性与社会进步作为终极

价值取向，要求一种普遍性知识，现代性逻辑的展开必然不断碾压着各种“小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及其

价值观。因而，在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民俗艺术及其所依附的文化“小传统”，在社会现代转型过程

中走向没落、消失似乎是一种注定的命运。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现代化进

程比中西部地区要早，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地区最先进行了城市化建设，原来的乡村都变

成了城镇，民俗艺术失去了依附的空间，民俗艺术遭遇破坏较为严重。然而，我们调研发现，东南沿海

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对自身文化认识的觉醒和保护意识，他们比其他地区

更早认识到保护本土文化的重要性。而且，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改

变了人们的思想，长期被贬低的草根文化被重新赋予了积极的价值。苏州胜浦镇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案例。本文拟就苏州胜浦宣卷为例，探讨经济发达的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民俗艺术的命运、遭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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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胜浦宣卷的基本概况和变迁过程

胜浦处于苏州城区最东部，是一个传统的江南水乡，具有十分浓郁的南方水乡特色，并保留了较

好的文化传统，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有着“胜浦三宝”之称的当地世代传承的宣卷、水乡妇女服饰和山

歌。20世纪90年代以前，胜浦地区村落稠密，无集镇。1994年，胜浦撤乡建镇，划归苏州工业园区，此

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胜浦行政村全部撤销，撤镇建街道，建立了八个现代城市社区，即市

镇、金苑、园东、吴淞、新盛花园、浪花苑、闻涛苑、滨江苑。二十余年的城市化大开发、大动迁，使胜浦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几十年前的传统农业社会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集人居、工业、商贸于一

体的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副中心格局”[1]。可见，胜浦的城市化过程非常具有典型性。在胜浦农民

变成现代市民的过程中，他们有没有抛弃原来固有的民俗艺术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以考察苏州胜

浦宣卷为中心，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1. 胜浦宣卷的基本概况[2]

胜浦宣卷几百年来在江南乡村盛行不衰，由于它的民俗性、传统性被乡民接受并流传，成为乡村

喜庆礼仪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娱乐活动[3]。可以说，千年沿袭、至今不衰的胜浦宣卷不仅是苏州宣卷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苏州宣卷的主要代表之一。凡在乡村里的一些庙会、教堂等民俗事像和农家婚

庆、寿诞、新居、婴儿剃头等礼仪之日都要请来宣卷热闹一番。宣卷本来就是一种道贺喜庆、欢乐场面

的娱乐形式，请来宣卷先生与亲朋好友、邻里乡亲欢聚一堂，可以增加喜庆气氛。另外，宣卷在形式上

还能满足事主的信仰，即在宣卷开始时先要“请佛”求诸神诸佛同过俗事，宣卷结束后要把他们“送

走”，叫“送佛”，以求祈福禳灾，至今在胜浦相沿成习。

胜浦宣卷有传统宣卷（胜浦人习惯称“双档宣卷”）和丝弦宣卷两种。传统宣卷一般是两人搭档，

故称双（人）档 。两人在桌子东西两旁相对就坐。东首的称“上手”，面前桌子上放着醒木、折扇、经盖

和木鱼等道具。宣卷先生翻开卷本（即宣卷脚本，统称宣卷）置于桌子上，照本宣讲，时说时唱；西边称

作“下手”，一边击打磬子，一边嘴里附和着“上手”每句唱词最后一二个字，并加唱“南无阿弥陀佛”一

句禅语于落调，被称为“和调”；丝弦宣卷有6-7人，配置丝弦乐器。除了木鱼、磬子亦同双（人）宣卷一

样，还用其余丝弦乐器配音，增加气氛渲染。

传统胜浦宣卷一般在家内进行，在客堂（厅）北首正中，纵向拼放2只八仙桌。坐北朝南。北首墙

壁悬挂中堂（做寿挂寿星轴，婚嫁挂和合轴）。中堂下面桌子靠墙列置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南极仙

翁、土地神君、阴曹阎王、五路财神、释迦如来、瑶池王母等各方数十尊诸神众佛的画像（俗称纸马）。

纸马前桌上供有酒盅、糖果、荤素祭品及礼盒，台前红烛（寿烛或喜烛）高燃，清香（或寿香）袅袅。纸马

右侧，还放置一只“万粮斗”。所谓“万粮斗”就是盛一斗白米，在白米中点上一盏菜油灯，插一杆木秤，

置一面镜子，以求祈福禳灾。

宣卷开始，首先是“请佛”，宣卷者手持清香，站在桌前颂唱“三宝科仪”，恭请诸佛降临。请佛时，

宣卷者时而面北，时而朝南。如唱到“奉请南洋观世音”时，面朝南躬身。接下来唱到“善才龙女降台

临”时，面朝北躬身。还有“奉请释迦如来佛，五百罗汉降台临；奉请瑶池王母尊，九天仙女降台临”等

[1]胜浦镇人民政府：《苏州市工业园区胜浦镇创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乡镇工作自评报告》，2008年9月。

[2]参见马觐伯：《浅说胜浦宣卷的兴衰和现状》，《中国宝卷生态化保护与传承交流研讨会论文集》，〔南京〕河海大学

出版社2014年版，第84-86页。

[3]马觐伯：《走访胜浦宣卷》，《苏州杂志》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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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上请上界诸佛祖，中请中央五岳神，下请龙宫并水府，上中下三界各降临”一共32尊神与佛。请

佛需花二十分钟时间，然后开始正式宣卷，宣卷者携带数十本宣卷脚本。一般让听众“点卷”，点什么

卷就宣什么卷。听众不点，由宣卷者自己决定任选一本。宣卷时，将脚本摊在面前，照本宣唱。中间

有落会，稍作休息。事家请客吃夜宵，一般是吃长寿面。卷本内容多数是民间传统，历史故事，用本乡

方言宣唱，突出本土传统文化，体现本地民俗风情。故事内容一般是劝人为善，祈求国泰民安。村中

庙会、农家婚丧喜事都要请宣卷班子演出，以宣卷会友，亲邻之间形成和睦友善的氛围，即使有些嫌

隙，届时也会到宣卷堂前一起烧香、叩头，显示了乡人的宽容。

2. 胜浦宣卷的变迁过程

胜浦宣卷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变文。宣卷研究者郑振铎在《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

发现史略》中提出：“宝卷是唐代变文的嫡系子孙。”[1]史琳在考察胜浦宣卷时发现：“不论是表演形式还

是表演内容，苏州胜浦宣卷与唐代的变文基本一致。”[2]“南宋时期，部分‘变文’演化为‘宝卷’，奉佛弟

子的‘宣唱’从‘说经文’中脱胎而出，成为中国一支独立的曲艺品种——宣卷；元代，宣卷在江南获得

了长足发展；明清时期，宣卷达到了鼎盛。……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宣卷’逐渐兴盛，与江南吴

语弹词并列为两大民间说唱曲艺。”[3]胜浦宣卷也由此在元明时期，以讲经的形式普及到农村，并于清

初发展到顶峰。

“入清以后，清政府把所有民间宗教视为‘邪教’而严厉镇压，宣卷受到很大冲击，北方除个别地区

外，宣卷几乎消失，只在民间宗教传教活动中仍保留宣卷，它们多处于秘密状态。而在江南吴语区，宣

卷虽然在个别地区也遭到政府禁止，但整体上远不及北方严厉。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宣卷已成为一

种民间讲唱艺术而被保留下来，康乾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它已完全脱离了民间宗教和佛教的僧尼，

而由‘宣卷先生’、‘佛头’演唱。这些宣卷先生或佛头具有民间迷信职业者和民间艺人的双重身份，其

流行区域遍及整个吴语区，而尤以苏州、无锡及后来的上海等地为普及。在苏州郊区农村，更保留了

明代宣卷原始形式的‘讲经’，各地宣卷活动虽仍与民间信仰和迷信活动结合在一起，但已形成具有地

方特色的民间曲艺形式，用各地方言演唱传统故事宝卷中以‘无生老母、真空家乡’为代表的民间宗教

意识被删除，同时大量弹词和戏曲故事、民间传说故事被改编成宝卷进行演唱。”[4]

到了民国时期，胜浦宣卷已经用娱乐的形式来“劝人为善”，但依然遵循着明代时法会前“赞、经、

褐、咒”的一套禅门功课，一一地唱罢、念罢、诵罢，宣卷才进人“正本”。这时胜浦涌现了一批影响较大

的宣卷先生，有方前村的刘秀甫、三家村的何甸圃、赵巷村的周瑞文、前戴村的胡舟敖、西港田的杨若

卿和周荣藻等。他们有的子承父业，有的跟师学艺各自组成宣卷班子，几乎一生从事宣卷活动[5]。

新中国成立后，胜浦宣卷仍是当地的一种民间主要娱乐形式，不论是公祭庙会，还是百姓喜庆，

都离不开宣卷。宣卷不仅是一种娱乐，更是百姓对未来生活富贵安康的一种期望和寄托。时势造

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民间又孵出一批宣卷艺人。特别一些旧时的私塾先生也干起了宣卷这一行

当。解放初期活跃在胜浦地区的宣卷艺人有方前村的刘秀夫、三家村的何甸圃、前戴村的沈和生、

赵巷村的周秀火、南巷村的唐轶群、刁巷村的徐文奎和夏文禹等。他们读过四书五经，也乐意传承

宣卷这行当。他们不但被乡民经常请到家中进行宣卷，还认真整理宣卷脚本（即“宝卷”），潜心抄写

一本本古旧的宝卷，得以使一些宝卷留存至今。到了“文革”期间，宣卷被视为封建迷信，作为“四

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扫除，一些从事宣卷的艺人也纷纷改行，有的为大集体养猪，

[1]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

[2][3][4]史琳：《苏州胜浦宣卷》，〔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第8、13页，第12-13页。

[5]马觐伯：《走访胜浦宣卷》，《苏州杂志》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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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改行做其他手艺[1]。

直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重提弘扬和继承传统文化，胜浦宣卷才得以重新恢复并获得较

快发展。这时的丝弦宣卷内容增加了传统戏曲剧目，如《双推磨》、《拔兰花》及《赠塔》、《庵堂相会》等

戏曲片段，曲调也较繁杂，有锡剧、沪剧等地方曲调，还有《四季调》、《五更调》等民间小曲。整个演出

以表演为主，气氛活跃，喜庆吉祥，深受百姓喜爱。除了老一代民间艺人重操旧业外，南巷村的归金

宗、前戴村的顾传金、江圩村的花俊德、西巷村的周祥男等年轻一代的宣卷艺人也纷纷活跃在民间宣

卷舞台。到了 21世纪，胜浦民间已经拥有两百多本宝卷，这些宝卷作为传统的宣卷文本，在民间流

传。目前，胜浦有七、八个宣卷班子，与周边乡镇相比较，是宣卷班子最多、人员最活跃、名气最响的。

同时，宣卷在现代生活中仍沿袭着许多固有形式，那些遗存至今的传统程序、祭祀仪式、民间观赏习惯

等诸多传统特征，还被广大居民所接受。

二、现代社会发展影响下的胜浦宣卷

考察苏州胜浦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现代化、城市化的社会发展对胜浦宣卷的传承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城市化的社会变迁带来了胜浦人生活空间的剧烈变化，侵蚀了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

场域，原先分散的26个自然村落，已迅速转型为8个聚集的现代城市社区。胜浦人生活空间的转型重

构带来从物质生活到文化需要各方面的巨变，当代城市文化侵蚀了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传统生活场

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史证明不断扩张的进化式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片面的城市化正在导致农村

文化的衰败，也使整个社会的认同危机日趋严重。”[2]

都市文化作为现代性进程的主导文化形态对于立足传统农耕文化的胜浦宣卷来说是一个前所未

有的冲击，胜浦宣卷这种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传统民俗文化正在被都市文化、商业文化这类具有现代

性特征的文化所取代。据当地对宣卷颇有研究的马觐伯先生（原胜浦文化站站长）口述，“目前胜浦宣

卷大多是老年人听，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不知道宣卷，也不会去听，年轻人生活在流行歌曲的时代，他们

接受现代文化的教育，用现代的方式过现代的生活。内容决定了宣卷的生命力，宣卷的内容（脚本）表

达了劝人为善的思想，如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等，老人看到这种内容就很喜欢。而现在年轻人的

思想比较现实，很多会以实用或自我为中心，对宣卷内容不太感兴趣。毛泽东时代宣传英雄主义，团

结就是力量，而现在的人都只想着保护自己。这或许也是教育的一种失败吧！”[3]宣卷先生顾传金也

说：“宣卷前途不容乐观，现在传承的人都是 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去了，下一代恐怕后继无

人！如今年轻人不太喜欢宣卷，学习的人根本没有，所以，传承成了一个大问题，这需要政府扶持、支

持，否则会自生自灭。如果不把宣卷保护和传承好，将会对不起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不起老祖宗！”[4]

胜浦宣卷面临的文化冲突和传承危机实际上是乡土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的

文化困境。21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正是对这种全球性文化危机

的应对。我国自2004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宣传和实践力度不断增

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与实践使曾经不受重视，甚至被贬低的胜浦宣卷这一草根民俗文化得到

了承认。不仅是胜浦宣卷艺人，越来越多的胜浦人也开始从自己的文化遗产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宣卷。

[1]参见马觐伯：《浅说胜浦宣卷的兴衰和现状》，《中国宝卷生态化保护与传承交流研讨会论文集》，〔南京〕河海大学

出版社2014年版，第84-86页。

[2]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土文化复兴》，〔西安〕《人文杂志》2010年第5期。

[3]马觐伯：胜浦当地著名文化精英，笔者于2015年12月20 日访问。

[4]顾传金：胜浦当代宣卷先生，史琳女士于2009年11月6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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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空间的变迁，使胜浦宣卷这种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发生了继替与延伸，其赖以生存的传统

文化空间逐渐从单一稳定向着复杂多元的方向转变。在传统胜浦社会，乡村里的一些庙会、教堂等民

俗事像和农家婚庆、寿诞、新居、婴儿剃头等礼仪之日都要请宣卷先生与亲朋好友、邻里乡亲欢聚一

堂，增加喜庆气氛。在现代胜浦社会，宣卷先生除了会偶尔被一些年纪较大的居民请到自己家中进行

宣讲之外，更多的是经常被街道社区或民间组织等邀请表演。据笔者近几年的跟踪调查得知，胜浦街

道安排胜浦宣卷2016年以来每周三次分别在3个社区进行表演，街道负责人对笔者说这样安排的原

因是目前仍有固定的群体喜欢听宣卷，但由于他们居住在不同的社区，而各个社区都相隔一定距离，

不便于宣讲。为满足他们的需求，丰富老年人的业余文化生活，胜浦街道在8个社区中挑选了3个地

理位置相对交通便利的社区，成立了宣卷馆和宣卷大讲堂，定期组织宣卷表演活动。笔者近一年曾六

次去过这三个社区的宣卷活动现场，发现安排在社区大会议室的宣卷活动每场都是座无虚席，观众们

大多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中的不少人还会身着传统江南水乡服饰，从各自住处按时赶来观赏

宣卷表演。不仅如此，因胜浦划归苏州工业园区，园区一些公司或宣卷民间爱好者定期组织或举办一

些传统活动时，也会邀请宣卷班子前去演出。近年来，随着胜浦宣卷名气的增大，胜浦的宣卷班子还

应邀经常参加全国各地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类的民俗文化活动，比如，在2011年11月21日-22
日的第二届江浙沪宣卷演唱交流会表演上，苏州工业园区胜浦镇文体站选派的宣卷先生归金宗、和

佛、沈雪娥等六名民间艺人，代表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胜浦宣卷”参加了此次交流会，并获得优秀

展示奖。

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开始施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一个

完全融入中国当下的正式国家体制的概念[1]。非遗保护的出发点是“承认各社区，尤其是原住民、各群

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而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丰富文

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贡献”[2]。从这个观念出发，再考虑到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

化多样性宣言就可明白，非遗保护的是文化多样性，包括不同社区，尤其是原住民、群体乃至个人的文

化创造和传承。

胜浦宣卷具有文化独特性和江南乡土社会“小传统”的重要特征，继2009年入选江苏省省级非遗

名录项目之后，2014年又成功入选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随着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及相关民俗研究的延伸，胜浦宣卷作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已开始受到社会各界

的关注。据笔者调查得知，苏州政府已将胜浦宣卷作为苏州的一个文化品牌进行宣传，不断加大对胜

浦宣卷传承保护工作力度。目前，当地政府在吴淞社区建立了“胜浦三宝馆”，其中陈列的栩栩如生的

胜浦宣卷堂，可供各地游客参观学习，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多了解这一优秀的传统民俗艺术。据笔

者对胜浦 8个社区中 220人（2份问卷无效）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一周听一次宣卷的有 31人，占

15.42%；一个月听一次宣卷的有 24人，占 11.94%；偶尔听宣卷的有 55人，占 27.36%；不听宣卷的有

108人，占 53.73%。由此可知，目前听过胜浦宣卷的人已达到近一半。在进一步的访谈中我们还得

知，当地不少中青年人（包括外来务工人员）是在社区及各种社会组织的宣传活动中了解胜浦宣卷的，

他们中多数人表示以往对胜浦宣卷不太清楚，现在知道并了解是因为胜浦宣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

认为应当对其予以保护传承。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曾经不受重视，甚至被贬低的胜浦宣卷这

一草根民俗文化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不仅是胜浦宣卷艺人，越来越多的胜浦人也开始从“遗产”保护

[1]高丙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广州〕《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2]李松：《原生态—概念背后的文化诉求》，〔北京〕《光明日报》，2006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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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宣卷。

三、非遗保护对民俗艺术的“唤起作用”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意义是保护乡土文化的活态传承，即保护一个文化群体在历史发展

过程中生成、凝聚和代代传承的集体记忆、情感认同和精神需要，并使之保持生命力和创造性。如胜

浦宣卷这类的民俗文化事项在现代化进程中曾被当作迷信、粗鄙、浅陋的“草根文化”而鄙视甚至打

压。但在简单地否定和打压民间文化传统之后，民众的集体记忆和乡土认同需要被消除或压抑，造成

了普遍的身份失落危机。“中国已经是一个以科学技术为名、习惯用对与错检验的现代文化为主体的

社会。从积极的方面说，这是一种已经比较现代的社会。从消极的方面说，这是一种充满认同焦虑的

社会。占主体的现代文化是通用文化，不能够成为国民自我认同的对象。恰恰要等到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在中国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在民众生活中寻找文化认同对象的途径才一下子顺畅起来。”[1]

从被清除的“四旧”转换为具有精神价值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文化观念的转换，也需要在实践操作

层面的创新。胜浦宣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操作中采用重新命名的技巧，让原来在社会中不受重

视、甚至受封建迷信等负面价值影响的“草根文化”——胜浦宣卷经过选择程序之后重新归入“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下，成为了具有极高价值的民俗文化艺术，并成为法定的保护对象，财政资助的对象。我

们的民俗艺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已经从负面转化为正面，形成了一个从地方到国家的建

立文化认同的路径。这种“唤起作用”推进胜浦宣卷文化认同之自觉性的生发，实现了由以往的谋生

手段向艺术传承的目的转换。

尽管现代都市文化不断冲击传统文化，但胜浦宣卷传统民俗文化仍然有其生命力，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被社会所接受。随着“非遗”保护实践的推进和保护理念的传播深化，这种草根文化的传承和创

新发展获得了支持，增加了活力。今年72岁的花俊德是现在被媒体较多关注，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一

位宣卷艺人[2]。花先生告诉笔者，他现在的宣卷表演己经不再是十几、二十年以前的生计需要，更多时

候都是为了配合政府和社区对胜浦宣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及宣卷保护传承工作，他说他偶尔还

会根据表演需要将宣卷改成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内容进行宣讲，如宣传禁毒、社区邻里关系等，受到

了大家的好评。值得引起研究者关注的是，对他们来说，现在胜浦宣卷才作为一种“民俗艺术”真正出

现在他们的生活中：宣讲宣卷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维持生计，而是为了艺术传承；他们的身份也从普

通村民转变成了民间艺人。

目前，新一代的宣卷艺人最大的已经70多岁，年轻的也要40余岁，面对老艺人先后辞世，不少学

者对胜浦宣卷的生存情况充满了忧虑。但是笔者通过实地调查，深切的体会到：时代在发展，科学在

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更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胜浦宣卷民俗艺术的这种“唤起作用”，

也可能会“唤起”那些曾经不被看好、不了解宣卷的80后、90后乃至00后的年轻一代，“唤起”他们对

胜浦宣卷等传统民俗文化认同之自觉性的生发，让他们对汉族传统民俗艺术产生越来越强烈的认同

感和信心，进而产生自主的“文化自觉”。这样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重建当前的文化生态，宣卷

等民俗艺术后继乏人的状况必将会随之得以改善。

张士闪在研究乡村艺术的时候指出：“在当代社会这一不可更改的大背景下，乡民艺术往往有两

[1]高丙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广州〕《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2]作为目前胜浦民间拥护最高，但还没有正式批文的一位胜浦宣卷传承人，花俊德可以说是目前胜浦镇宣卷唱的

最好的主唱者之一，不仅胜浦街道举办各种活动请他的团队表演最多，苏州周边地区以及上海、浙江等地也经常请他去

唱宣卷，在当地名声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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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走向：一、衰亡；二、以改装甚至伪化求取生存。”[1]如果以胜浦宣卷为个案来说，或许可以提供另一类

的走向：传统民俗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的结合。笔者认为，不管走向如何，面对现代化

进程中，城市化对类似胜浦宣卷这样民俗艺术带来的两面性影响与冲击时，我们应该思考，而不应该

悲观。正如萨林斯所说：“文化在我们探寻如何去理解它时随之消失，接着又会以我们从未想过的方

式重现出来。”[2]面对和其他国家同样要经历的社会发展问题，如何从历史的进程进行思考并做出正面

的回应，如何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重建中国的文化生态，使曾经一定程度上“失衡”的文化生态

得到修复，是我们今后的民俗学研究中不能回避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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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counter of Folklore Art with Modernity
— A Case Study of Suzhou Shengpu Xuanjuan

Zhu Guannan Yang Wangsheng
Abstract: By inspecting the change of Suzhou Shengpu Xuanjuan, the essay reveals the two-sided im⁃

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n folklore art such as Shengpu Xuanjuan. It has suffered from the de⁃
struction of traditions and also gone through modern development, which brings not only the negative impact
but also the possibility of positive promotion. On one hand,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ve brought
drastic changes in people’s life space in Shengpu, eroding the traditional life field on which tradition culture
rel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has given recognition to the folk cul⁃
ture Shengpu Xuanjuan that was previously neglected and even belittled. This“awakening effect”promote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Shengpu Xuanjuan, thereby leading to a transition of its purpose
from a means of livelihood to the artist transmission.

Keywords: Shengpu Xuanjuan; folklore ar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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